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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鸟老爸有乐招
□王胜

我的岳父岳母同龄，今年已经84岁
了，他们上世纪40年代出生于太岳山区
古县石壁乡高城村。夫妻俩相濡以沫、
风风雨雨、同甘共苦，走过了六十年的漫
长岁月。他们相互携手，有过艰苦岁月，
但更多的是和谐、温馨、幸福的日子。岁
月如流，年华老去。三年前，岳父患了阿
尔兹海默症，现已卧床一年零八个月
了。看到岳母一日三餐喂水喂饭，擦身
接尿，无微不至地精心照料，不由得使人
联想到古词：衣食奔波共恩爱，涓涓岁月
酿真情。

一

我的岳父岳母在临汾市安泽县工作
生活了一辈子。岳父毕业于山西师院，
也就是现在的山西师范大学，他在学校
教过书，在县委写过材料，当过秘书办主
任、公社党委书记、县委农工部部长、县
人大副主任，从县政协主席岗位离任。
岳母先是小学教师，后来到了宣传部，在
县农业局退休。

我和妻子、儿女一直工作、生活在临
汾市区，离他们虽然不算太远，但也不
近，每年回家的次数能数过来。早些年，
回家靠坐班车，有时蹭亲戚和熟人单位
的公车回安泽。新世纪来临，我买了柳
州“五菱”牌双排汽车。后来又有了私家
车，就方便多了。

平日里，妻子和我说起他们的时候，
话题很多，说父母对哥哥、她和弟弟三
人，尽到了家长的责任和义务，兄妹对父
母的满意度是100分，很多时候她眼睛
里都闪烁着晶莹。

每次回到安泽，岳父总是喜悦地拉
着我的手，好久不愿放开，嘘寒问暖，有
说不完的话。而端来第一杯热茶和香喷
喷的饭菜的，肯定是慈祥的、乐呵呵的岳
母。

我与妻子小玲相知相爱在羊城，同
在一个单位，她岗位重要，熟悉业务，人
缘也好，年年被评为优秀和先进，刚认识
就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们单位是
山西省直派出机构，主要领导水平很高，
对她另眼相看，很是偏爱。在我们离开
单位20年后的一次聚会上，老领导不顾
别人的感受，当着百余人的面，热切地把
小玲拉到自己身边坐了好久，仔细询问
父母、家庭、工作等情况，并送给小玲一
套在国外购买的化妆品和部分文具。这
一份殊荣，我想和老领导是安泽人，有老
乡的情谊也有关吧。

我是运城绛县人，父母是农民，岳父
岳母从未低看过我这个农村人，反而对
我这个女婿给予了更多的偏爱，从未有
过丝毫嫌弃。

多年来，岳父一家对我们倾注了太
多的关心、关爱。前些年，哥哥会早早将
过冬烧的煤炭送到临汾。直到现在，我
遇到大事小情还总第一个给哥哥打电
话。

记得我和小玲结婚不久，有一次我
在安泽小住，突然生病了，头晕头昏，浑
身无力，50多岁的岳父用自行车载着我
去了县医院，又找中医诊所，买回一堆西
药和中药，看着我服用，直至明显好转。

1996 年，我在临汾市区建了新房，
最高兴的是我的岳父岳母。房子没有干
透，我就急着搬了进去。由于潮湿，我的
腿出现了问题，竟然下不了床了，看了很
多医生，岳父岳母买来了各种药品，最后
还是岳父到太原出差，专门打听到一种
新的特效药，花了几百元买了两个疗程
的。奇迹出现了，躺了几个月的我，完全

康复了！

二

岳父给我讲，他父母去世早，年少时
日子很苦。到临汾求学时，100 多里路
从来都是步行。学校放假舍不得回家，
要到河滩割草，卖给东关旅店喂马，一篓
子重达150斤的青草，要背着走20里路
才能到达。他还去货场拉平车、当装卸
工。学生时代的他，总是早早就挣够了
下学期的学费和生活费。他还用打零工
挣的钱置换了100多斤玉米，连夜借来
自行车，骑150里路送回了古县家中，令
全家人一时竟然反应不过来。他从哪里
来的这么多粮食啊？

小玲的姥姥一个月前去世了，享年
104 岁。早先时候，姥姥和姥爷从高城
搬到了离县城 5 里路的五里庙村居住，
我看得清清楚楚，姥姥家的水缸总是满
满的。姥姥总和小玲说：“你爸爸和哥哥
心疼你姥爷去河边挑水，他俩总是抢着
把水缸挑得满满的。”近20年来，一家人
生活在一起，岳父岳母对待老人，是无微
不至、关爱有加，感动了邻居和所有亲
人。姥姥就我岳母一个孩子，一生慈爱，
操持了一辈子家，看大了三个外甥。姥
姥的高寿固然是她老人家的福气，但也
说明了岳父和岳母对姥爷姥姥很好。

记得当年姥爷在五里庙的一条河边
开垦了一片地，种有蔬菜。岳父在工作
之余，在这片地培育了大量小树苗，他身
穿劳动衣服，头戴草帽，弯腰劳动，和农
民一模一样。村民们远远指着他的背影
说，别看他干庄稼活有模有样，其实他是
个坐小汽车的。

岳父壮年时，有两次到外地工作发
展的机会，一次是到侯马市委，一次是到
临汾高校，他均因考虑到自己家的老人
年龄大了，需要照顾，而未能成行。

有一次，我和岳父带着镰刀、扁担到
山沟里收割豆子。离开农村农活多年的
我，没干几下，就顶不住了。岳父不让我
割了，劝我到树下休息等着。他把收割
好的大豆捆绑成十分明显的两大两小四
捆，然后挑起大担子，让我挑小担子往回
走，我连滚带爬地走不成路。他让我放
下担子，将我扁担上的一半挪到了他的
大捆上，我才挑着小小的两捆回到了五
里庙院子里。

三

上世纪90年代，岳父常骑着自行车
上班。我发现市场上出现了一种新款漂
亮的自行车，当时很多领导都骑着，我便

用整整一个月的工资给他买了辆，他骑
了好几年。2000年后有了电动车，我便
立即将崭新的电动车运回了安泽，从此
电动车就陪伴着岳父。

每次回到安泽家中，岳父总是和我
谈论他近日的工作、友人的作品，有时还
和我下棋，每次我赢得不多。他退休后，
做起了安泽县老促会会长、县三晋文化
研究会会长，创办了县老年大学，安泽老
年大学办成了全市的一面旗帜，很多人
都来参观学习取经。有一位市领导说岳
父从县人大副主任到政协主席的岗位调
整，历史上少有，这更能说明岳父的工作
水平和能力。有安泽的其他领导说，安
泽政协在他当主席的那一届，是历史上
比较活跃的时期。

邻居们多次看见岳父坐着桑塔纳到
我家门口下了车，还没进屋，一进院门便
提起垃圾桶倒垃圾去了，纷纷竖起大拇
指。岳父退休后，常常和岳母到河边散
步，也打太极拳、练习书法。岳母特别注
意养生，电视上的健康节目，她总是定
期、定时收看，并且在生活中应用，坚持
得很好。他们说来临汾市区小住，接送
外孙、外孙女上下学，是最幸福的时光。
我喜欢做饭炒菜，他们说我热爱生活，有
家庭责任感，说我做的饭可口、好吃。

当他们的女婿30多年来，从未看见
岳父流过眼泪。我和小玲结婚那天，岳
父领着我给从小到大一直对小玲疼爱有
加的姥姥姥爷磕了头。听亲戚说，载着
我和小玲的婚车启动后，他们竟然恍惚
了，流下了止不住的眼泪。

有一次，岳父随团出国，遇到一个辱
华欺负中国人的导游，气焰嚣张，他甚至
对团员辱骂动粗，同行的人员干生气，对
其简直没了办法。岳父一身正气、针锋
相对，严厉警告并毫不客气地给了这个
家伙重重的推搡，使得这个家伙马上软
了下来，道了歉。这是在国外啊，年轻人
都要考虑是否敢做的事，他这个过了60
岁的老人竟然毫不犹豫坚持正义，为国
人争了光。

他们的卧室里有一张结婚时的合
影，岳父英俊帅气，岳母清秀高雅。岳父
自前年冬天一次洗澡摔倒后，就没能再
站起来，现在都不认识人了。每次回去，
他一看见我，马上露出喜悦的微笑，还乐
呵呵地和我说话。我便帮他洗擦、剪指
甲、按摩，和他说话聊天，他好像能听
懂。即使这样，我也感到满满的幸福。
病痛无情地折磨着岳父，他是那么坚强，
擦拭伤口、换药，从不喊一声疼。您太了
不起了，我的岳父！

我爱我的岳父岳母！感谢老天安排
我做你们的女婿。愿你们天天快乐！

我 的 岳 父 岳 母
□牛雅文

一天，老爸忽然哼着小曲儿，把我
拆下来的那面穿衣镜，镶在了二楼楼梯
的过道墙上（因为我家住的是无电梯老
旧小区）。老爸这是要干啥呀？我静观
其变。

我欣喜地发现，自从二楼楼梯的过
道墙上多了面镜子后，上下楼的人，尤
其是女同胞，都会在快节奏的生活里，
情不自禁地在镜子前稍停片刻，得意地
对着镜子，上上下下地欣赏打扮一番，
然后对着我家门口暖暖一笑（因为谁都
知道，这面镜子是二楼刚来的那个爱笑
的老头装的），便美滋滋地下楼或者上
楼去了。

从此，同一单元里的住户，在楼上
楼下和小区里碰上老爸时，都笑嘻嘻地

“叔叔好”“师傅好”叫老爸，他们一天比
一天熟了，一天比一天亲了。“你看我像
个外来人吗？”老爸突然得意地问我。

“是啊，自从您给楼梯过道墙上装了那
面镜子后，迎面的都张张笑脸，已经把
隔在我们单元里人与人之间那片拒生
的心霭给驱散了！”面对我的惊叹，老爸
得意地对我说：“这就叫，做一束阳光，
既温暖了别人，也照亮了自己啊！”

不久，我又发现老爸买回个很漂亮
的彩色铁丝笼子，就好奇地问：“爸，您
这是准备养啥宠物呀？”老爸还卖关子
呢：“到时你就知道了。”

星期天的上午，我去给阳台上的花
儿浇水时，发现老爸已经把他的彩色笼
子放在两栋楼之间围墙边的柳树下了，
好玩的是，笼子里已经多了两只可爱的
小白兔。

不一会儿，就有一家三口从楼对面
的四单元里走了出来，爸妈牵着的小宝
贝，一眼就看见了笼子里的小白兔，高
兴地蹦蹦跳跳叫了起来：“爸爸，妈妈，
我不想去游乐园啦，我想跟小白兔玩
儿！”见小宝贝那么喜欢小白兔，孩子爸
爸转身就回家拿来青菜，一家三口其乐
融融地喂起了小白兔。“叔叔，我家孩子
很长时间没有这么开心过啦。谢谢
您！”孩子妈妈对守在一旁的老爸说。

“孩子喜欢，就带他来和小白兔玩吧。
都是做父母的，咱不就是图个孩子高
兴！”老爸喜颠颠地说。“还不快去谢谢
爷爷呀。”孩子爸妈异口同声地对孩子
说。“谢谢爷爷，养小白兔跟我玩！”“爷
爷还要谢谢你跟我玩呢！”

之后，从楼前楼后跑来的小朋友
们，像小蜜蜂似的围着老爸，一口一个

“爷爷，爷爷”地叫着，“我想跟小白兔
玩，行吗？”“行啊！”目睹着老爸答应的
那个亲呀，我才意识到，原来我担心老
爸从那个情深意浓的三线厂，来到这个
陌生的城市和我住不了几天就会打道
回府的担心是多余的了。

真是候鸟老爸有乐招，异地养老乐
陶陶啊！


